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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族裔「飛地」變身為校園「異托邦」 

邱韻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原住民文化與社工學士專班 主任 

 

其實，「原住民族專班」一直是近代原住民教育歷史長河中的揮之不去幽靈， 

如影隨行。此一教育幽靈持續存在的最簡單理由，也許應該可以理解為 

「原住民族所需要的教育與其他群體是不一樣的」（浦忠勇 2015:146） 

2011 年，教育部發了一紙公文，以培

育原住民人才為由，鼓勵各大學透過

外加名額和獨立招生的方式設立原住

民專班。2013 年，原民會又祭出了高

達百萬的補助計畫 1，火上加油地燃起

                                                      
1 全名為「102 年鼓勵大學校院開設原住民專班補

了全國設立大學原住民專班的熱潮。 
 

然而，原專班並不是新的概念。在開頭

引言的這篇文章中，浦忠勇把原專班

比喻成「教育幽靈」，回溯了它在歷史

助計畫」。不過，第二年（103 學年度）起，此計

畫之最高補助金額就從 100 萬陡降為 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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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中的飄渺過往--清領時期的「番學

堂」、荷西時期的「土番教化」，與日治

時期的「蕃童教育所」、「高砂族教育所」

這些其所謂的「類原住民專班」；戰後

四、五０年代國民政府陸續開設的「山

地簡易師範班」和「山地醫師醫學專修

科」；以及 1994 年企業家王永慶在長

庚護專成立的「原住民護士專班」（浦

忠勇 2015:146-147）。至於大學校院裡

的原住民專班則是始於 2003 這一年，

實踐大學和明道大學兩所私立學校先

後在觀光學系和精緻農業學系設立了

原專班，目標是希望居於弱勢的原住

民學生能藉由高等教育來增加知識專

業與競爭力（陳誼誠 2012:14）。 
 

相較於之前這些零星現身而後又默默

散逸的「幽靈」，2011 年起教育部和原

民會合體推動下的原專班，則是展現

了不同以往的蓬勃景象。首先，它以驚

人的速度在大學校院裡滋生蔓延。103

學年度時，已有 11 所大學校開設了 15

個原住民專班，這樣的熱潮一直延續

到 107 學年度，每年總招生名額都維

持在六、七百名之間 2，且有越來越多

的國立大學加入這個戰場。再者，過往

                                                      
2
 107 學年度則有 16 所大學開設 22 個原住民專

班，招生員額共 667 人。本文提到的統計數字皆

的（類）原住民專班主要是作為弱勢族

群的補救措施，強化的內容是現代知

識，如今在多元文化政策的光芒映照

之下，原住民文化成為這波大學原專

班的課程裡被要求必須具備的元素和

亮點。 
 

然而，我們能看到這幾年來原住民大

學生人數因專班政策而明顯提高就歡

呼讚嘆嗎？對照目前的大學原專班和

上述那些已成歷史的原專班，兩者之

間是否真正存在本質上的差異，足以

使原住民學生從「被扶植的客體」轉化

成為「教育的主體」？ 
 

這世界永遠不可能如此的單純、美好。 
 

難以被歸類、定位的「原住民專

班」 

不得不說，從制度的面向來看，浦忠

勇用「幽靈」形容原住民專班真是再

貼切不過的比喻，因為無論在《原住

民族教育法》或大學的組織章程裡，

都尋覓不著它的蹤跡。原住民專班

「可能」是原教法裡所定義的「原住

民教育班」，但即使是也仍舊輪廓模

糊，因為法條中只給出「為原住民學

未將技職體系的原住民專班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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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需要，於一般學校中開設之班

級」的定義，以及說明「各級政府得

視需要設立各級原住民學校或原住民

教育班，以利就學，並維護其文

化」，並未對所謂「原住民教育班」

之內涵、組織定位多加描述（白紫‧武

賽亞納 2011:12-13）。 
 

法規的曖昧不明導致學校的組織章程

裡無法有原專班容身之處，只能任憑

所屬的大學「自主」定義，而後隨意給

或不給資源 3。以我所任教的暨南大學

來說，原專班正式的組織定位是「學士

學位學程」，隸屬於人文學院，但卻是

沒有任何一個校內系所有義務必須支

援的獨立學程。成立了一年之後，我軟

硬兼施地終於向校方爭取到原專班在

各方面能夠比照一個系的待遇，除了

教師人數之外 4。但，教師不足卻是最

關鍵的課題。   
 

教育部核准原住民專班成立時，並不

會給學校額外的師資員額，而是設想

由校內已有的師資來支援。這個前提

                                                      
3
 我曾在某場會議中詢問教育部代表有關原專班的

組織定位，得到的回應是，這屬於大學自治的範疇，

學校要把專班當作系、學程，或兩者都不是，教育

部無法干涉。 
4
 成立的第一年（103 學年度），暨大原專班的師資

只有筆者（但員額在東南亞學系）、另一名校內原有

的專任老師（需同時負責 NPO 在職碩專班），以及

對於設在某個系底下的原專班來說問

題較小，但會加重系上老師負擔，且很

可能並無熟悉「原住民」領域的師資，

導致專班的課程往往無自己的主體性；

至於像暨大這種設在院之下的原專班，

要在目前教學負擔普遍沈重的大學生

態中找到願意協助、心有餘力也足的

他系老師，更是難上加難！\ 

這就是大學原專班所遭逢的真實處境。

像是一個系又不是一個真正的系，屬

於一般教育，但又需肩負民族教育的

使命，教學與輔導任務都比一般科系

一位新聘專案教師。因招生良好加上極力向校方爭

取，於 105 和 106 學年度再分別獲得一個專案教師

員額，目前總共是兩位專任老師與三位專案教師。

這個師資數在所有大學原專班中已是名列前茅，但

和教育部規定大學部一般科系至少要有七位專任

師資仍有不小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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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艱難、複雜，教育部卻還不給師資員

額。原專班成為大學校園裡難以被歸

類的存在，得不到制度性的保障，卻被

期待擁有能施展魔法的三頭六臂。 
 

那該怎麼辦呢？沒人有解答，每個大

學原專班只能各憑本事，努力地對內、

對外尋求資源，用招生成績以及各種

亮眼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繼續存活」的

價值。 

 

與刻板印象作戰 

我不喜歡「原住民專班」這個名稱，除

了因為缺乏體制支持外，另一個原因

是，它真的很容易被視作原住民學生

「自己自己」的族裔飛地（ ethnic 

enclave），或誤認為是在職專班，並且

被諸多刻板印象緊緊纏繞。 
 

外界對大學原住民專班的想像，充分

體現大社會對原住民常有的一些刻板

認知，如原專班的學生應該都很會喝

酒、唸書不是重點、常常穿著族服唱歌

跳舞等，不僅如此，刻板印象還如影隨

形地出現在政府的原專班推動政策之

中。早在 1999 年，高中裡就有原住民

                                                      
5
 教育部於 1999 年頒佈「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

藝能班實施要點」，之後全國有多所高中陸續成立

原住民藝能班（林清平 2017:36）。 

專班的設置，而且命名為「原住民藝能

班」5。在我看來，將原專班定調為「藝

能班」乃是政府帶頭將原住民「能歌善

舞」，以及「擅長實作但拙於理論」的

刻板印象直接植入到制度當中，而這

樣的趨向也延續到大學原專班的政策，

差別只是前者明明白白寫在名稱裡，

後者較為隱晦地藏身在相關要點、辦

法中。 

 

原民會在民國 102 年的專班補助計畫

中載明，補助類別乃針對原住民傳統

樂舞式技藝專班、原住民文化創意產

業專班、原住民專門職業技術專班、原

住民觀光餐飲旅遊專班，和原住民農

業園藝技術專班；到了 105 學年度，原

民會推薦給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

的十個類別則是土木工程、表演藝術、

法律、公共行政、大眾傳播、老年服務

類、文創、財政會計、地政、農藝及農

經 6，相較於 102 年 補助計畫而言雖

多了不少範疇，但仍是明顯的技藝、應

用取向。此外，十個類別中有九個的推

薦原因都是現實需求，只有表演藝術

類的理由是原住民族充滿音樂、工藝、

6
 見原民會「105 年大專校院招收原住民學生外加比

率科系類別建議」，教育部發文轉請各校參採此建

議，並專案調高原住民外加名額或開設專班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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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等藝術「天分」。何謂「天分」？

不正是再次肯認了原住民「天生」擅長

歌舞的大眾認知？ 
 

這些「原住民該是如此或天生如此」的

外界「凝視」與政策「定調」透過各種

媒介被內化到族人認知之中，成為最

難顛覆的心魔。當部落的家長說，「原

專班就是要教實用的」或「讓他們有一

技之長就好」時，我很難直接開口反駁

卻總忍不住在心裡 OS，為什麼原住民

學生不能學理論、走學術。每年原專班

招生口試時，看到來應考的原住民學

生裡，十個有九個的興趣是唱歌、跳舞

或運動，七個的社團經歷是熱音社或

原舞社，我總是很難壓抑心裡複雜的

情緒。提到心愛的樂舞或運動時，這些

孩子真的好亮眼、好有自信，但是，我

多麼希望看到他們談起其他的領域也

能如此興致勃勃、閃閃發光。 
 

對抗來自外界和內化在學生認知中的

雙重刻板印象，這是四年來我一直努

力在作的事，而其中重要的關鍵是，不

能讓原專班變成被各種成見築起的圍

牆所孤立的「族裔飛地」。所謂的多元

文化不該只要求原住民瞭解自己的文

                                                      
7
 引自蘇打綠的專輯《秋：故事》裡的歌曲 <天天

晴朗>。 

化，主流族群卻總是無動於衷，或頂多

扮演在台下鼓掌的觀眾。 
 

因此，當我和我的夥伴在暨大校園一

步步構建原專班從無到有的版圖時，

同時必須審慎地透過課程與活動的設

計、和校內其他單位之合作，以及鼓勵

學生走出同溫層等各種方式，讓在這

個「族群邊界」之內與之外的人有更多

一些交流、跨越的機會。盼望透過這些

跨界的穿越，讓暨大師生有機會接觸、

認識不同於以往「想像」的原住民，體

悟到原住民文化對這土地的意義，而

我親愛的原住民學生能夠在找回族群

文化的同時，不被束縛地去發展自身

潛能，看到眼前無限寬廣的世界。 
 

校園裡的「異托邦」：美麗的無

法歸類的獨特存在 

  那，山頂上的光 

  好像，要帶領我飛翔 

  大門取代一道牆，淚眼開了一扇窗 

  烏雲的背後幻生出了太陽 7 

走過四年的風風雨雨、瘋狂與璀璨，暨

大原專班在今年六月誕生了第一屆的

畢業生。這真的是一場艱困的生存之

戰 8，有太多無法掌控的外力因素，唯

8
 從 105 到 107 學年度的兩年之間，全國新長出了

七個學校(八班)的大學原專班，增開名額共 22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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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變的是極大的招生壓力與嚴重不

足的師資。我一直透過各種校內、外的

場合發聲，希望能從制度的層面去改

善、健全原專班的體質，然而，期待能

夠和其他科系有同等制度保障的心願

卻一再被現實無情地打擊。在某日又

一次崩潰的大哭過後，我突然頓悟到，

或許原專班就注定是一個無法預知能

存活多久也無法被歸類的存在。如果

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那或許我能夠

做的就是努力讓它在一回又一回衝撞

的過程中長出獨特、不同的美麗姿態，

成為校園裡擁有不同視界與力量的

「異托邦」。 

                                                      
但同一期間有五個學校(六班)的原專班停止招生，

七個學校（九班）減招，總共減少的名額是 245 名。 

 

傅柯曾在一場演講中提出了和「烏托

邦」（utopia）做為對比的「異托邦」

（heterotopia）9 概念。烏托邦是不存在

於現實世界的理想空間，而字根結合

了異質性（hetero-）以及空間（-topia）

兩意的「異托邦」，指涉的則是一個真

實存在的異質空間，人們可透過現實

世界與此空間所產生的對比，作為與

主流現實對話或對照批評的基石，它

就像一面鏡子的存在，在鏡面的虛幻

之處，映照真實（簡妙如 2017:234; 王

志弘 2016:78-79）。 
 

面對沒有穩定制度支持，卻又想給學

生兼具專業與原住民文化素養之課程

內涵的難題，暨大原專班這幾年來的

策略是在近幾年來強調「在地特色」與

「社會實踐」的政策框架之下，透過計

畫的撰寫來奮力求生。雖然我們的表

現獲得了不少掌聲與經費支持，但過

程中我常常忍不住感到質疑，作為所

謂的「特色」，原住民文化是否能真正

地被校方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抑或只

是被當作閃亮的裝飾、補助計畫裡的

加分題。而執行計畫時，除了經費之外

9
 或譯作「異質空間」（參王志弘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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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的因素必須去考量。2016 年

年底我們意外獲得教育部一百萬資本

門的「聖誕禮物」10，花了一年時間克

服重重阻礙在校園裡搭建了一棟有

「建照」的排灣族石板屋之後，讚美與

質疑聲齊來，我必須停下腳步思索文

化與脈絡的關係為何，在當代要復振、

傳承原住民的「傳統」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路走來，身為原專班成員的我們在

向別人說明自己的過程中，摸索著定

義自己、建構自己存在的意義，在迷惘、

困頓中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我相信，

只要有足夠的堅持和努力，這力量不

僅能強壯自己，也能夠對外散發出燦

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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